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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都无城的金沙遗址不同，三星堆
不但有城，而且还是大城套小城的特殊格
局。目前，三星堆古城平面布局已经基本
弄清：城邑北依沱江的支流鸭子河，宽阔
的马牧河从城内蜿蜒而过，将三星堆古城
划分为南、北两部分，北边有宫殿区、手工
业作坊区，南边有祭祀区，东、西分别有水
门，四面宽厚的城墙拱卫着都城，多座城
门和出入城门的道路将都城与周边联系
起来。具体而言，西城墙北段（1991 年发
掘）、月亮湾城墙（1999年发掘）、真武宫城
墙（2013 年发掘）、青关山城墙（2014 年发
掘）、月亮湾南墙残存的西段（2015至2016
年发掘）的夯土结构完全一致，当系同时
修筑，始筑年代均为夏代晚期（三星堆遗
址二期偏晚），位置也靠近，可以大致合围
成一座西北—东南走向的长方形小城，即
月亮湾小城（或称“西北小城”），面积将近
46 万平方米，将月亮湾台地、青关山土台
（乃是某大型建筑群的基址，也是在南方
地区首次发现的如此大规模的单体建筑
基址，仅次于殷墟，呈“亞”字形，疑为宫
殿）等包围在内，可能是三星堆的宫城。
仓包包城墙、李家院子城墙、马屁股城墙、
东城墙北段也可合围成一个小城，即仓包
包小城（或称“东北小城”），始筑于商代
（三星堆遗址三期），其面积约 8.8 万平方
米。南边的祭祀区（坑），则在三星堆“西
南小城”之内。有一种观点认为，三星堆
古城就是蜀都“瞿上城”。

值得注意的是，瞿字上面是两个“目”，
比蜀字还多出了一个“目”，显然也跟眼睛
紧密相关。宋代最具特色的仿雅（雅即《尔
雅》，既是辞书之祖，也是儒家经典）著作

《埤雅》云：“雀俛而啄，仰而四顾，所谓瞿
也。”鸟雀在地上一边俯首啄食食物，一边
警觉地抬头四处打量，这个动作就叫

“瞿”。三星堆纵目面具定格的正是双目突
出、仰而四顾的一个瞬间状态，只不过这举
目瞿视的不是雀鸟，而是蚕丛。因此，我们
有理由推衍，“瞿上”之“瞿”也是强调的“纵
目”，所不同的在于，“蜀”是一只纵目，“瞿”
是一双纵目。二号坑出土了眼形饰5件、
眼形器71件、眼泡33件，眼目形符号或纹
饰也见于三星堆出土的陶器之上。这些考
古实物，似乎亦可旁证瞿上位于三星堆。

《华阳国志·蜀志》云：“（鱼凫之）后有
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
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移治

郫邑，或治瞿上。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
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
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
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
牧，南中为园苑。会有火灾，其相开明决玉
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
禅授之义，遂禅位于开明，帝升西山隐焉。
时适二月，子鹃鸟鸣，故蜀人悲子鹃鸟鸣
也。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迄今巴、蜀民农
时先祀杜主君。”有专家兴许有鉴于此，便
认为杜宇之城倾覆于水灾，今三星堆遗址
即其残留。明人刘基《郁离子》书里有这样
一则寓言：“昔者，蠪蚳暴于岷嶓之间，蜀王
使相回帅师伐之，畏弗进，作土门而壁焉。
其士卒日食于民，民瘵弗堪。于是，五丁凿
山，以出于江之源，擒蠪蚳杀之。相回闻蠪
蚳之死也，毁壁而出，取其尸以为功，曰：

‘我之徒兵实杀之。’五丁怒，杀相回，排天
彭而壅之江，江水逆流，覆王宫，王升木而

号，化为杜鹃”，似已肇启此说。然而目前
并未在遗址内发现大规模的洪水痕迹，似
乎可以据此推测，三星堆人的放弃城池、掩
埋重器而迁离应该不是由洪水导致的。

最终，三星堆人到底去了哪里？与三
星堆文明同期同类且延续时间更久的成都
金沙遗址（二者重合的时期为商代晚期至
春秋时期）的发现，以及《华阳国志·蜀志》
下文“开明位，号曰丛帝……开明王自梦廓
移，乃徙治成都”云云的启示，个中答案仿
佛已不言自明。

当然，正如开明王朝颠覆之后，很多蜀
民仍然留在了原地，跟新来的移民逐渐融
合一样，三星堆人也并非全盘搬去了成都，
有考古证据显示，三星堆城池从新石器时
代（距今 5000 年左右，正与《华阳国志·蜀
志》“蜀之为国，肇于人皇”的时期相当）直
到春秋时期皆有人群居住，而且晚至西周
早期仍比较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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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谒苏母祠
□石维明

“云彩飘不过你哟，甘巴拉；鸟儿飞不
过你哟，甘巴拉……”

在我的青春或是成长荧幕里，充满旋
律的故事，占了很大的比例，比如这一支我
的恩师谱写的《甘巴拉》，就常在我的脑海
里挥之不去。

因为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学音乐，
我上大学时，业师是藏族音乐家、作曲教授
昌英中。与老师共度课堂生涯的那几年，
他总是以他那细腻入微的批改，让我理解
每一个音符背后的隐喻和密码。当然，除
了音乐的密码，其实很多生活的密码，也是
老师带领我解锁的，这些密码相互交织，比
如我曾一面听老师为方言剧《下课了，要雄
起》谱写的音乐，一面感受老师与那段音乐
高度契合的真性情，这为我留下了很多“或
许”。

老师是一位性格豪迈、热爱生活的艺
术家，他的生活中似乎总离不开两样东西，
一样是酒，一样是“江湖菜”——比如泡椒
猪肝。逢年过节，在九眼桥附近不奢侈的
家常菜馆子，总能见到他与三两好友举杯
畅饮，那份对艺术与生活的热爱与不羁，让
人心生敬仰。说幽默一点，他对泡椒猪肝、
肝腰合炒这类菜的偏爱，似乎也是他性格
的一种象征——热烈而直接，对学生也只
叮咛些碎片般的肺腑之言。

当然，长期的饮酒也让他不得不面对
肝脏的挑战，我发现，赶黄草成了他日常不
可或缺的伴侣，一杯清茶，几缕草药香，是
他对热烈的一种妥协与坚持。

师母是《成都日报》社退休的编辑，她
的文字质朴而有力，往往只有她的劝诫，才
会让老师少喝酒。当然，她向我说过的那
些言语，自然也分外有力。

有年春节前夕，我满怀感激带着礼物
去拜访老师夫妇，我的老师不善言辞，但师
母的谢绝来得很“陡”：“你真的不要客气，
我们硬是，简直哦，从来不收学生的一分一
厘。”她的眼眸里，写满了热爱事业或是教
育的纯粹与高尚。

类似的“碰壁”经历，在后来的日子里
时有发生。无论端午、中秋，老师总是以各
种理由拒绝我去拜节，甚至幽默地打趣道：

“哎呀，我是藏族人，不兴……”这些话总是
让我感佩又无奈。

又一个春节前夕，我得知老师外出，
便带着赶黄草敲响了老师家的门。师母
开门时的惊讶与随后的笑容，仿佛是对
我这份“小聪明”的一种宽容与理解。
那一刻，我意识到我的心意，老师与师
母是懂的。

毕业前，老师和我，以及他的几个学生
一起吃了饭，但师母没来。当真的要离开
这片街区时，我提出请老师夫妇吃顿饭，以
表谢意，依旧被老师婉拒。但老师予我的，
又岂是一顿饭所能承载。

离开校园后，时间过得很快，我好像再
也没有回去过。一些点点滴滴的小事，我
还是会与老师分享。而老师的回复，总是
那样火爆或精悍，要么一个字，要么两三个
字。久了，有一次，他破天荒地回复了五个
字——常回家看看。那一瞬间，我好想端
一份泡椒猪肝就往他的琴房跑，但是，菜冷
却下来我也跑不回那段距离，或许他还会
打趣：“这猪肝炒老了……”

如今，每每回想，心中还是会泛起锦江
微澜似的光影涟漪。我欠老师夫妇的，或
许是一份猪肝，或许是一盒赶黄草，但更多
的是那份无法用物质衡量的纯粹之情。

生活还在继续，如同那些未完成的旋
律，永远匍匐在记忆的枝头，等待着更多的

“或许”来填补，还有很多或许。

苏母祠由水下长廊和两层主展厅构成，
以司马光所著《武阳县君程氏墓志铭》“勉夫
教子底于光大”为主题。水下长廊展示青神

“山川秀美，人文荟萃”的历史文化，引出苏母
程夫人，主展厅以“为女、为妻、为媳、为母”四
重身份诠释程夫人成就“三苏”和对后世的深
远影响。一处处场景、一幅幅图片、一个个故
事、一段段视频，展示出一场文化盛宴之旅、
一次家风浸润之旅。

宁静的水下长廊，图文并茂地展示了青
神的前世今生。青神县名的由来，北宋欧阳
忞撰《舆地广记》曰：“青神以蚕丛氏青衣而教
民农事，民皆神之，立祠以祀，故知北周立县
以青神为名。”清顾祖禹撰《读史方舆纪要》
记载：“青神，以蚕丛氏教民农事，人皆神之。”

蚕丛氏，约出生于公元前800年至700年
之间的西周晚期。蚕丛氏部落原为羌人，最
早散居于若水（今青衣江）和岷江上游，过着
居无定所的游牧、渔、猎生活。蚕丛氏巡游到
岷江中游青神一带，但见气候温和，土地肥
沃，部族遂定居于此。由于蚕丛氏常常身着
青衣，教民农桑，邑人称之为“青衣神”。公元
前781年，刚愎自用的周幽王继位，留下了“烽
火戏诸侯”和“千金一笑”的典故。蚕丛氏在
蜀中率先称王，建立蜀国，以农桑兴邦立国，
开创了古蜀国农耕文明，奠定了蜀地千秋鸿
业和天府之国的基础。

“毋庸置疑，苏母是‘三苏’崛起的第一功
臣！”老邵说。苏母程夫人(1010-1057年)出生
于眉州青神县风光秀美的程家嘴瑞草桥畔
（今属青神县青竹街道），出身名门，自幼饱读
诗书，有礼有节，18岁嫁与苏洵，温柔贤惠，勤
俭持家，勉励夫君读书，以身示范教授两个儿
子，使苏家三父子在“唐宋八大家”中占有三

席。史学家司马光感其贤淑慧敏，应苏轼之
请而写《武阳县君程氏墓志铭》，给予高度评
价：“呜呼，妇人柔顺足以睦其族，智能足以齐
其家，斯已贤矣；况如夫人，能开发辅导，成就
其夫、子，使皆以文学显重于天下，非识虑高
绝，能如是乎？古之人称有国有家者，其兴衰
无不本于闺门，今于夫人益见古人之可信
也。铭曰：贫不以污其夫之名，富不以为其子
之累；知力学，可以显其门，而直道，可以荣于
世。勉夫教子，底于光大。寿不充德，福宜施
于后嗣。”

我不由得记起在一次茶会上，作家蒋蓝
谈到，中国历史上知名的“三母”——孟母、岳
母、苏母——孟母、岳母已经演绎得很充分
了，而苏母还深藏深闺，不为人知，是时候为
苏母树碑立传了！……不久，我们就读到了
蒋蓝和邵永义倾力合著的《苏母传》！

历史上，研究“三苏”的文章很多，关于苏
母的文字记载却很少，仅有欧阳修、司马光写
的墓志铭，苏洵祭妻文，苏轼、苏辙文章中对
母亲有点滴描写。蒋蓝坦言，这是一个“痛
苦”的工程，需要翻阅大量古籍文献，需要进
行大量的田野调查，需要沿着苏母的足迹踏
遍眉州，需要多次赴程夫人的出生地程家嘴

采访……
邵永义的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谈到

了程夫人的出生地：“东临岷江，南面是从眉
山流下的思蒙河，一个半岛，一段旧河床，几
条内河，滋润了这一片绿地，也包裹着这一
个叫程家嘴的地方。程家嘴，平凡得如同岷
江岸边的一粒砂，在岁月的沧海桑田中，几
乎要湮灭得无影无踪，而最终被人遗忘。程
家嘴，却因为哺育了一位女人，而历经岁月
磨洗，在千年后依然闪烁出金子般的光芒，
哪怕只是一粒沙金！她是村中程家的小姐，
在这片江边的翠竹林里生长，在江滩上阡陌
纵横的桑林、稻田间生长，在她父亲耕读传
家的家教中读书习文、采桑织锦，嫁到丈夫
家后，她叫程夫人。”

我问邵永义，苏母为何称程夫人？
邵永义道，“之前我和你有一样的疑问，

古代女性嫁人后多随夫姓，但是，司马光、欧
阳修为苏母写的墓志铭都称她为‘程夫人’！
这是非常罕见的，这是北宋时期对女性最高
的尊称。”

程夫人心怀仁爱、恭孝勤俭，嫁入苏家后，
其劝夫以进、教子以学、持家以富的家庭家教
家风，培养他们的品德、情操和气节，成就了

“三苏”在历史的天空中闪耀，“一门三父子，都
是大文豪”。苏轼8岁时，程夫人给他讲《后汉
书·范滂传》：后汉时朝政不修，政权落入阉宦
之手，书生儒士范滂反抗这种阉官统治，为此
舍生取义，与母亲诀别慨然赴死，但又难舍亲
情，范滂母亲以广阔的胸襟安慰范滂，“汝今得
与李杜齐名，死有何恨！”苏轼问程夫人：“我长
大后做范滂这样为国家舍命的人，你愿不愿
呢？”程夫人豪迈地回答：“你若能做范滂，难道
我不能做范母吗？”这一席话对苏轼影响很大，
对苏轼今后的为政观为民观，打上了深刻的烙
印。苏轼《记先夫人不残鸟雀》一文记录，一
次，苏家喂养的一只花猫捕着了一只五彩斑斓
的桐花凤（蓝喉太阳鸟），小鸟在猫的利爪下拼
命挣扎，发出凄厉的叫声。尽管苏轼兄弟勉力
救护，小鸟也未能幸免。当苏轼手捧血淋淋的
小鸟不知所措时，伙伴中有人吵着要烤来吃。
程夫人见此情景，生气地责问是怎么回事。苏
轼向母亲说明缘由后，程夫人当即教育苏轼
说：“做人不能像动物那样，做人要有仁爱、宽
厚所有的心。”程夫人的话在苏轼年幼的心灵
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极其深刻地影响了苏轼
一生的为人行事。

《孟子·离娄》记载：“孟子曰：人有恒言，
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
家之本在身。”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大家有句
口头语，都说天下国家，可见天下的基础是
国，国的基础是家，而家的基础则是个人。这
里的“个人”指的就是承担教养子女的双亲。
不得不说，程夫人主持家事，“教子以学”“劝
夫以进”“持家以富”的历史，点点滴滴，一羽
一片连缀起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女性，这让今
天荧幕上、抖音上的某些“励志片”黯然失色！

“很多人只看到‘三苏’的伟大成就，却很
少思考，这些都是怎么来的？苏轼一生崇德
向善，受重挫却矢志不渝，成为文学、艺术、政
治等领域的卓越人物。这一切，与苏家优良
的家训家教家风绝然分不开！然而，程夫人
为这个家庭所付出的巨大辛劳、作出的巨大
贡献，在此之前基本上被遮蔽了……”片刻，
老邵意味深长地说，“我想，这就是设立‘苏母
祠’的意义所在！”

邵永义最后画龙点睛的那句话和苏母祠
独特的水下隧道，一直在我脑海中盘旋，直至
我们离开青神。

车过青神县与眉山市东坡区交界处，公
路右侧呈现高耸的牌子：“亲，欢迎来青！”

还有很多或许
□黄晨旭

苏母画像 向以桦 绘制

在苏母湖边下车时，望着碧绿的湖中小岛和岛上的奇异建筑，我心想，还要乘船过去啊。正东张西望，向导、作家邵永义来了，

引领我们通过水下隧道，步入苏母祠。

位于岷江西岸唤鱼公园内的苏母祠，是为了纪念青神才女、苏轼之母程夫人而建。程夫人出生地青神县把岷江之滨风景最好

的一片“鱼”形土地建成公园，在“鱼头”位置建设苏母湖，在“鱼眼”位置建设苏母祠。苏母祠于2023年6月8日开馆。游客通过水下

隧道进入苏母祠，在声光电多媒体中感受程夫人激励丈夫、抚教子女、涵养良好家风的故事。

苏母祠外景 蒋蓝 摄

入秋后的每一缕晨光，都如岁月给予生命的
馈赠，浮影泛金，无言静美。

在这个明媚的清晨，书房的纱帘正映着晨光，
也映着贴梗海棠的树影，轻风舞动着纱帘，也摇晃
着树影。

拉开这帘子，树影便卷入帘中，却见一束海棠
的枝影浮于纱窗。它正像大师勾勒的简笔，寥寥
数支，便是触碰心弦的一幕，一明一暗中，挥洒着
秋日的神奇。

阳光，不仅养育万物，还呈现万物。它让人们
看到自然界的形色，为那些丰富的色彩和多姿的
形体而着迷；它还让我们看到自然之物的光影，为
那些光影的变幻与摇晃而沉醉。

窗边的这树海棠，在遭遇了2024年盛夏的炙
烤后，叶片几乎落光。而这近乎干枯的枝丫，在阳
光中投射的枝影，让人看得更加清晰。它将一根
根纤细的手指伸向天空，那姿态中，蕴含着一股不
屈向上的饱满的生命力，倔强顽强。

影子里，悬挂着一个“太阳瓶”。透明的瓶身在
纱窗上映着淡淡的形影。虽说形象上与树木不大和
谐，但它似栖居于海棠树上的一个生命，却是有趣。

它是我喝过的一个汽水瓶。我给空瓶安装了
一个带太阳能光板的瓶盖，瓶盖连着一个小灯串，
灯串塞在瓶肚子里。

瓶子靠着太阳能光板，在白天竭力积攒着能
量，当夕阳作别西山，迷离的夕辉中有黛色融入
时，它便迫不及待地点亮自己，萤火虫般地发出点
点微光，在夜晚，绽放它生命旅程中存在的另一个
意义——装点其周遭的夜色。

在清晨，我望见过穿林的日光，在小树林里的
迷雾中，画着笔直的斜线，一条一条，明暗交替着
切分着林子的上空。我也曾瞧见过晨光透过窗玻
璃，映在白墙上的光影，那水纹状的线条，一缕一
缕，弯弯曲曲地荡漾开去。

每个清晨，我都会有新的发现。那些发现，多
与阳光雨露有关，与轻风白月有关，也与动物植物
有关。它们，使我轻松，予我慰藉。

我们所见之物，凡除人类，看似都没有多少情
感。虽然动物有情，但没有人类的丰富与深刻；也许
植物有，但迄今尚未获得证实；也许光和水，风和月，
沙和石也有，但或许它们的情感过于稀薄或过于绵
密，如同次声波和超声波，已超越了人类的感知范畴。

这些看似无情或薄情之物，却“养”着我们的
眼，“养”着我们的心。它们或如磐石静立千年，或
如天空容纳万象，或如植物舒缓人心——无情之
中，胜似有情。

浮光静影
□罗薇

物
风风

三星堆青铜神兽


